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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利工程是祸首，酷渔乱捕是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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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 全长达 ６３００ ｋｍ． 长江是一条生命之河， 它的活力来自于干流、支流、湖泊和湿地的血

脉沟通形成的独特生命系统． 长江流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 分布有鱼类 ４００ 余种， 其中纯淡水鱼类 ３５０ 种左

右， 特有鱼类多达 １５６ 种． 长江中下游是东亚季风气候下形成的洪泛平原区域， 湖泊星罗棋布， 并与江河相连， 生活有

珍稀水生哺乳动物———白鱀豚和江豚． １９８０ｓ 初中下游湖泊面积约有 ２３１２３ ｋｍ２ ．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 年间， 沿江大建闸节制， 除

鄱阳湖（２９３３ ｋｍ２）和洞庭湖（２６２５ ｋｍ２）等外， 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了与长江的自然联系， 江湖阻隔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

效湖泊面积减少了 ７６％ ． １９８１ 年， 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大坝———葛洲坝； ２００３ 年， 三峡大坝开始蓄水． 长江干流的渔业

捕捞量从 １９５４ 年的 ４３ 万 ｔ 下降到 １９８０ｓ 的 ２０ 万 ｔ， 最后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万 ｔ（降幅为 ８１％ ） ．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 １９５０ｓ 以
来， 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渔产量分别在 ２～４ 万 ｔ 之间徘徊． 长江干流的饵料生物丰度不足两湖的 １ ／ ７， 因此干流对物种的

承载力十分有限， 以鱼为生的白鱀豚和江豚种群的衰退属于情理之中， 加上酷捕误杀， 白鱀豚已经灭绝， 江豚也危在旦

夕． 葛洲坝的建设阻挡了鲟鱼和胭脂鱼等的生殖洄游通道， 中华鲟和白鲟的灭绝已近在咫尺． 长江上游建有 １ 万多座水

坝， 大部分鱼类的生存受到威胁． 根据对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成因的粗略估算， 节制闸和水电站等水利工程“贡献”了
７０％ ， 酷渔乱捕等其它因素“贡献”了 ３０％ ． 所谓的生态调度、鱼道或人工放流等也难以拯救膏肓之疾， 即使在长江干流

十年禁渔也难有根本改观． 如果鄱阳湖和洞庭湖相继建闸， 将使长江中下游的渔业资源量进一步衰退， 江豚的灭绝在所

难免， 其它物种的灭绝将难以预料． 长江在哭泣， 众多的物种需要生态文明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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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人与河流相互作用的历史［１］ ． 江河是人类的

母亲———千万年来，人类生于斯，长于斯，与江河的关系密不可分，“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２］ ．
河流与峡谷构成了美丽的自然景色，千百万年来，滔滔河水在雄伟壮丽的峡谷中奔流不息，从涓涓小溪到滚

滚洪流……然而，人类的肆意改造———水坝，使它们面目全非，曾经的蜿蜒崎岖与野性奔放不复存在． 我们

人类，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也因此正在失去对大自然美景———幽幽峡谷、滔滔急流———的精神感知，以及随

之而生的美好回忆、希冀或梦想． 河流的生态价值在于自由流动的河水支撑了由多种多样的物种构成的和

谐的水生态系统． 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河流政策却一味地追求河流的利用价值，因此建设的大

坝超过了 ２２０００ 座，占全世界大坝总数的 ４６％ ，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共建了 ６５００ 多座大

坝），其中巨大的三峡大坝倍受全世界关注［３］ ．

１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１．１ 长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

长江是我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全长达 ６３００ ｋｍ，流域面积 １．８×１０６

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８．７％ ． 长江流域西高东低，落差超过 ５４００ ｍ，形成三级阶梯的地势，一级阶梯的海拔

３５００ ｍ 以上，三级阶梯海拔 ５００ ｍ 以下． 长江水系可划分为干流水系与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洞庭湖、
汉江、鄱阳湖、太湖等 ８ 个支流水系，长江流域（不含太湖水系）最高河流分级数为 ６ 级，流域面积不小于

２０００ ｋｍ２或河长不小于 １００ ｋｍ 的河流总数为 ３７４ 条［４］ ．
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长江流域雨水丰沛，年径流量占全国总径流量的 ３７．７％ ． 对洪水，我们是爱恨

交加． 洪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再生能源———水电，它能缓解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压力，因此人们在干支流

的上游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水电站． 水电毫无疑问是一种清洁能源，远比燃烧煤炭对大气环境要友好，并可以

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水电也没有核电那样如果泄露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因此，水电具有巨大的

环境效益，但这并不能抵消其巨大的生态破坏． 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交错，是典型的洪泛平原区，人口密集，
从古至今人类围湖造田，开垦出无数的良田用于农业生产，建造了无数高楼大厦为人所居，人类大修堤坝与

节制闸，一方面控制洪水泛滥，另一方面利于在湖泊中的渔业养殖，其结果是，除了洞庭湖和鄱阳湖外，几乎

所有的湖泊都与长江切断了自然联系． 对不能控制的干支流和大型通江湖泊，长期酷渔滥捕，尽可能多的获

得动物蛋白． 这一系列人类活动虽然满足了我们巨大的利益需求，但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
使一些物种纷纷走向灭绝之路．
１．２ 长江是鱼类资源的宝库与渔业的支柱

据估计，全世界的鱼类大约有 ３２５００ 种［５］ ，其中淡水鱼类超过 １５０００ 种，而淡水仅占全球水资源量的

０．３％ ，这反映了淡水环境具有高生产力、丰富的地形多样性以及强烈的地理隔离［６］ ． 我国有鱼类 ３４４６ 种，其
中淡水鱼类 １４５２ 种． 鱼类的生活形形色色，大部分鱼类要么在淡水中生活，要么在海水中生活，只有不到

１０％的洄游鱼类在淡水和海洋两种生境中来回迁徙． 在海洋中生长但需要去淡水中繁殖称为溯河洄游（如
中华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在淡水中生长但需要去海洋中繁殖称为降河洄游（如花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
ｔａ））． 如果肥育和繁殖的迁徙发生在河湖之间，就称之为半洄游性鱼类，一般是在湖泊中肥育，在河流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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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利工程是祸首，酷渔乱捕是帮凶 １２８１　

卵（如四大家鱼）． 还有一些鱼类的生活限于河流的干支流，只进行相对较短距离的迁徙．
长江水系有鱼类 ４００ 余种，其中纯淡水鱼类 ３５０ 种左右，特有鱼类多达 １５６ 种［７］ ． 长江流域的天然捕捞

产量占全国淡水鱼总捕捞的 ６３％ ～ ６４％ ，是我国淡水鱼最重要的产区［８］ ． 长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均流经

高山峡谷和丘陵地区，水流湍急，因此上游的大多数鱼类终生生活于流水环境中，其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

生态习性均与栖息的流水环境相适应． 上游鱼类主要是一些在流水环境中营底栖生活的种类，摄食着生硅

藻和丝状藻类、蜉蝣目、襀翅目、毛翅目的幼虫或稚虫及淡水壳菜等，许多种类下颌具有锐利的角质边缘，或
是下唇、触须发达，利于刮食着生藻类或吸食底栖无脊椎动物，有些种类的胸腹部或口唇部形成吸盘，可牢

固地吸附于石块上面，不致被水流冲走；还有一些种类则是经常栖息于石缝或洞穴之中［８］ ．
在金沙江源流段以及川西高原的一些水系，海拔高，气候寒冷，水流湍急，主要分布有裂腹鱼和条鳅，它

们通常在峡谷河道的激流中生活，并不下降到中下游． 在川西高原和川东盆地交接的低山地带、汉江上游和

洞庭湖水系的上游地区，生活着一些适应水急石滩多的溪河环境的鱼类，如唇鮡（Ｅｕｃｈｉｌｏｇｌａｎ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中华

纹胸鮡（Ｇｌｙｐｔｏｔｈｏｒａｘ ｓｉｎｅｎｓｅ）和平鳍鳅科鱼类． 长江通过三峡之后，进入中下游平原地区，这里江面宽阔，水
流平缓，沿岸湖泊星罗棋布，水质肥沃，饵料生物丰富，且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水位剧烈波动，这里生活的鱼

类种类繁多，凶猛鱼类如鳡（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ａｍｂｏｓａ）、鯮（Ｌｕｃｉｏｂｒａｍａ 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长吻鮠（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
ｔｒｉｓ）、鲌（Ｃｕｌｔｅｒ）等，小型鱼类如鰕虎（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ｇｉｕｒｉｎｕｓ）、鳑鮍（Ｒｈｏｄｅｕｓ）、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青
鳉（Ｏｒｙｚｉａｓ ｌａｔｉｐｅｓ）、鮈（Ｇｏｂｉｏ）、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ａｒ）等，还有背鳍和胸鳍长有硬刺的黄颡（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背鳍和臀鳍长有硬刺的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以及产漂流性卵的青鱼（Ｍｙ⁃
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鲢鱼（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鳙鱼（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它们在湖泊中肥育，在长江干支流中越冬与生殖． 在河口地区几乎都是浅海鱼类和咸淡水鱼类，如
鲥（Ｍａｃｒｕｒａ ｒｅｅｖｅｓｉ）、前颌间银鱼（Ｈｅｍｉｓａｌａｎｘ ｐ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和暗纹东方鲀（Ｔａｋｉｆｕｇｕ ｏｂｓｃｕｒｕｓ）等［９］ ． 在中下游水

系，逐步演化出鲢亚科、鲌亚科、鮈亚科、鳑鲏亚科、鳅鮀亚科等新类群及雅罗鱼亚科和鮈亚科的一些特殊种

属，从而形成了东亚特有的江河平原鱼类区系［１０］ ．
长江水系蕴藏了独特而多样的物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这是洪水泛滥的产物，而我们的过度

需求导致了开放水域中的酷渔滥捕． 洪水虽然对人类来说是灾害，却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水电资源，一方面

我们在中下游大修闸坝以控制洪水泛滥，另一方面我们对水电的过度追求，导致长江上游被数以万计的水

坝肢解得零零碎碎． 其结果，自然原始的长江水生态系统被折腾得面目全非，物种纷纷濒危，生物多样性面

临空前的危机． 总体来看，在长江干支流，筑坝对鱼类的负面影响可能比河流中的水污染、过度捕捞和生境

破坏要严重得多．

２ 长江之殇———水坝林立

２．１ 河流连续统一体的瓦解

水坝使河水中栖息的鱼儿或其它动物的自由被束缚牵制，或食物条件急剧恶化，难逃灭顶之灾———有

些失去了生长肥育的场所，有些失去了繁殖之地……其结果，长江的生物多样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
些物种纷纷吹起了它们的告别号———白鱀豚（Ｌｉｐｏｔｅｓ ｖｅｘｉｌｌｉｆｅｒ）和白鲟（Ｐｓｅｐｈｕｒｕｓ ｇｌａｄｉｕｓ）早已消逝，江豚

（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和中华鲟日渐稀落……河水中昔日的和谐共振日渐单调木讷，喧嚣繁华日趋萧

条死寂． 由鱼儿和豚儿们的生死音符所谱写出的只有在长江中才能听到的独特而和谐的生命乐章永远消失

了．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旗舰物种一个接一个地消逝了，问题是，千百万年来它们一直存在着的！
拦河筑坝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坝区以及上下游的水文特性，包括洪水脉冲模式、泥沙过程、水温过程等，

这会影响河床冲刷及江（河）湖关系等，进而可能显著改变栖息于其中的水生动植物群落，这种改变对一些

高度依赖河流连续统一体或江湖复合系统的水生动物（特别是鱼类）来说，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有些鱼类喜欢栖息于急流环境（无论是摄食还是繁殖），大坝的建设就会导致它们的衰退． 这导致习惯

了在河流中无拘无束生活的物种突然失去了对它们熟悉的自然进程的感知，而它们的祖祖辈辈却通过进化

对此予以了固化，并演变成了独特且难以轻易改变的生态秉性，藉此物种维持了它们在河流中的历史存在．
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Ｅｒｎｓｔ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３４ １９１９ 年）曾有一句名言： “个体发生重演系统发生”．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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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不仅是动物的躯体，它的习性也在重复着种族的进化历程，虽然预留了在地史尺度上的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性改变，但对人类突如其来的剧烈干扰来说，这种极其缓慢的适应对物种的生存来说就失去了意义．
２．２ 长江复合生态系统的肢解

长江是由干流、支流及其附属湖泊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俨似一颗大树———由树干、树枝及树叶组成，
由于湖泊肥沃，生产力高，对长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树叶对整个树的作用一

样，没有树叶的光合作用，树亦难以为继．
１９４０ｓ 末，长江中下游湖泊总面积尚有约 ３５１２３ ｋｍ２，到 １９８０ｓ 初只剩下 ２３１２３ ｋｍ２，降幅达 ３４．２％ ［１１］ ． 鄱

阳湖面积约为 ２９３３ ｋｍ２，洞庭湖面积约为 ２６２５ ｋｍ２ ．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 年间，长江中下游沿江大建闸节制，除鄱阳

湖和洞庭湖等外，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了与长江的自然联系［１２］ ． 因此，江湖阻隔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

面积减少了 ７６％ ，而干流的饵料稀少． 这相当于把一棵大树上的树叶绝大部分摘光． １９８１ 年，长江上建成了

第一个大坝———葛洲坝，位于宜昌市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约 ３ ｋｍ 处，总库容量 １．５８×１０９ ｍ３ ． ２００３ 年，位于

宜昌三斗坪的三峡大坝开始蓄水，是全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坝高 １８５ ｍ，２０１０ 年蓄水至 １７５ ｍ，此时

水库面积约 １０８０ ｋｍ２，水库平均水深 ７０ ｍ，总库容 ３．９３×１０１０ ｍ３ ． 形象地说，这相当于把一棵树的主干砍成了

３ 截． 人们常说，干壮，枝叶才茂，但是，没了枝叶相连，树干何以能保持生机？

３ 水坝之争

３．１ 利与弊

水坝建设在发达国家正在减速，而在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快速推进，主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水利工

程能为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发电、防洪、航运、供水、渔业、娱乐等，而对生态的影响则多视而不见． 其实，
筑坝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亦是多方面的，如使鱼类失去行为刺激、阻断洄游通道、失去产卵场、卵和幼鱼的存

活率降低、饵料生物减少等等．
长江的水能资源丰富，上游干支流的梯级电站以及三峡大坝提供的廉价、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为国民经

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在践行对 ＣＯ２减排的国际承诺． 此外，三峡大坝不仅大大提升了川江的

通航能力（形成了所谓的“黄金水道”），还改善了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
大坝对长江水系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生态效应． 在长江干支流中大坝的建设往往会将洄游鱼类的索饵

区和繁殖区割裂开来，给它们带来致命打击，因为这样的习性是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对长江流域的许多物

种来说，就是适应东亚季风气候及大江大河的水文节律）而形成的，难以轻易改变，体型越大的动物越是如

此，因为身体的复杂化使它们对环境变化的可塑性大大降低． 一般来说，与降河洄游的鱼类相比，溯河洄游

的鱼类可能更容易受到人类活动（如大坝）的打击，因为大坝往往直接破坏了产卵场，这是最致命的．
大坝建设及其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也是全球性的． 譬如，在美国华盛顿的埃尔瓦河，曾经每年有约 ４０ 万

尾鲑溯河产卵，但建坝之后，来产卵的鲑不足 ３０００ 尾，因为它们失去了 ９０％ 的产卵场，虽然后来添加了昂贵

的鱼道，但也无济于事［１３］ ． 根据 ＩＵＣＮ 的资料，水坝是近百年来造成全球淡水鱼类近 １ ／ ５ 遭受灭绝、受威胁

或濒危的主要原因，将近 ３ ／ ４ 的德国淡水鱼和 ２ ／ ５ 的美国淡水鱼受到了它的影响［１４］ ． 世界上已几乎没有不

被水坝箍起来的江河，自由流淌的江河变成了水库搭起来的台阶，令人瞠目结舌［１５］ ．
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开始反思以工程为主的治水思路，开始倡导“为河流让出空间”、“为洪水让出空

间”、“建立河流绿色走廊”等，以恢复健康完整的河流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１］ ．
３．２ 建坝与反坝的较量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在巴西 Ｃｕｒｉｔｉｂａ 举行了“第一届受水库危害者国际会议”，１４ 日，巴西当地的环保团体组织

了“巴西反大型水坝行动日”游行，对日益危急的亚马逊河水库滥建问题发出的愤怒之声，来自 ２０ 个国家及

地区的代表发布了“屈里替巴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ｉｔｉｂａ）”，并宣布每年的 ３ 月 １４ 日为世界反水坝日（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ａｍｓ）． 在美国，反坝运动最早的成功案例大部分是由有钱、
有势、闲散并嗜好自然美感的贵族或资产阶级荒野保护者（也是国家公园最早的倡导者）所领导，１９５６ 年，
在他们的影响下，回声谷公园的高坝计划被成功地否决，就美国水库工业史而言，这至少终结了水库兴建者

予取予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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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２０１５ 年期间，美国已经拆去了 ９００ 座大坝（包括了埃尔瓦河上的两座水坝），今后计划每年拆除

５０～６０ 座［１６］ ． 根据美国地球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美国河流组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ｖｅｒｓ）和鲑鳟类保护协会

（Ｔｒｏｕｔ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的统计数据，自 １９１２ ２０１３ 年期间，美国共拆坝 １１０８ 座，其中 ２０００ 年后拆除了 ６３８ 座，拆
坝速度明显加快，关于拆坝的原因，综合考虑生态、经济与安全三方面因素的占 ４３．９％ ，生态恢复占 ３４．４％ ，
经济因素占 １２．９％ ，安全因素占 ７．２％ ，因此，生态恢复是美国闸坝拆除的最主要驱动因素［１７］ ．

但是，支持建坝者却宣称，美国只是拆除了几百座年久失修、不符合安全管理标准和废弃不用的小型水

坝，其实我国每年都有上百座小型水坝退役，数量远多于美国，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水电资源开发殆尽，
已无坝可建，绝不是说水坝的作用遭到了否定［１８］ ． 还有人宣称，“不能以‘生态’名义在关注‘鱼、树、草’的时

候忘记了‘以人为本’……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 水电和水资源开发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生态环境也越

好……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进入“拆坝时代”，反而在不断巩固、加强大坝的建设” ［１９］ ． 建坝派与反坝派一直都

在激烈交锋，有时甚至相互进行人身攻击． 这其实已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价值观的对决！

４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从源头到河口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全域性的，从高寒的源区一直到流入东海的河口． 中下游的旗舰物种纷纷告

急———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也危在旦夕，中华鲟和白鲟的灭绝趋势已无法挽回． 上游的形势更加危

急———据统计，长江的特有鱼类主要分布在上游，而上游特有鱼类的近 ４０％为受威胁物种［２０⁃２２］ ． 面对如此生

物多样性危机，我们怎能熟视无睹？
４．１ 源头———生态脆弱

长江源头由沱沱河（西源）、当曲（南源）和楚玛尔河（北源）组成，它们汇入通天河． 源区河流湿季像大

河，冬季像小溪，甚至被完全冰冻． 长江源区平均海拔 ４５００ ｍ 以上，年平均气温不到 １℃，有时 ７ ８ 月份也

会飘起飞雪［２３］ ． 高寒缺氧，自我恢复能力差，是生态的脆弱地带． 在源头河流中，由于气温低，鱼类的生长期

短，生长缓慢，繁殖力低，加上分布较为狭窄，对人类的干扰（建坝、酷渔等）十分脆弱，容易濒危． 通天河中的

长丝裂腹鱼（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 ｄｏｌｉｃｈｏｎｅｍａ）、裸腹叶须鱼（Ｐｔｙｃｈｏｂａｒｂｕｓ ｋａｚｎａｋｏｖｉ）、中华鮡（Ｐａｒｅｕｃｈｉｌｏｇｌａｎｉｓ ｓｉｎｅｎ⁃
ｓｉｓ）、黄石爬鮡（Ｅｕｃｈｉｌｏｇｌａｎｉｓ ｋｉｓｈｉｎｏｕｙｅｉ）等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譬如，
由于近年内地人员进藏酷渔滥捕，可分布至沱沱河的裸腹叶须鱼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长丝裂腹鱼、中华鮡

和黄石爬鮡已被列为濒危物种． 其实，藏民们从不打鱼、吃鱼，视鱼为神，视湖为圣． 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在
源区河流中生活的高原鱼类，需进行季节性迁徙或躲入深潭，以度过寒冷的冰封期． 如果源区的一些生境消

失，这些鱼类的生存空间亦被相应地压缩．
４．２ 上游———水电疯狂

自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之后，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开始进入无序状态，而如火如荼的长江经济带建设

使之更为疯狂，原本奔腾流畅的长江，变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水库群，被数以万计的“梯田”景观所取代，其
结果是———一个完整健康的河流生态连续统被肢解成了无数零散的碎片（图 １），很多上游的特有鱼类濒临

灭绝［２４］ ． 长江上游受威胁物种数达 ７９ 种，位居全国各大河流之首，长江中下游的受威胁物种也有 ２８ 种

（图 ２）．
４．３ 中下游———枝叶断裂

长江中下游湖泊与湿地既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也提供了不少肥沃的良田以及建设用地． 同时因为这

里也是我国洪涝灾害的集中分布区，与此相关的水利设施的建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长江中下游的干支流曾与无数的浅水湖泊交织成一个复杂偶联的生态网络，很多鱼类特别适应于在季

风气候与洪水泛滥中繁衍生息，养成了很多与洪水关联的繁殖习性． 自 １９５０ｓ 起，除洞庭湖、鄱阳湖外，其它

湖泊均与长江割裂开． 由于湖泊中的饵料丰富，而干流的饵料贫瘠，江湖阻隔导致了干流渔业资源的迅速衰

退： 长江干流的渔业捕捞量从 １９５４ 年的 ４．３×１０５ ｔ 下降到 １９８０ｓ 的 ２．０×１０５ ｔ（降幅为 ５３％ ），最后到 ２０１１ 年

的 ８．０×１０４ ｔ（降幅为 ８１％ ）．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 年长江干流四大家鱼年均产卵量高达 １１５０ 亿，到 １９８１ 年下降到了

１７０ 亿，降幅达 ８５％ ，这一年正是葛洲坝截流之年［２６⁃２７］ ． 对中下游干流渔业资源的大幅衰退而言，江湖阻隔

难咎其责，虽然酷渔滥捕也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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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图 １ 雅砻江干流全长 １５７１ ｋｍ，天然落差 ３８３０ ｍ，已建、在建和规划建设 ２０ 多个梯级电站，
２０２５ 年将实现装机 ３．０×１０７ ｋＷ，相当于 １．５ 个三峡水电站（来源：中国能源报，２０１４ ０７ ２１（２２））

Ｆｉｇ．１ Ｙａ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１５７１ ｋｍ， ａｎｄ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ｒｏｐ ｏｆ ３８３０ 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ｕｉｌｔ）， ａｎｄ ３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ｋＷ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１．５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ｗｓ， ２０１４ ０７ ２１）

以下分析支持上述结论． 为了评估长江干流本身对栖息于其中的物种支撑能力到底有多大，需知晓长

江干流的水域面积以及其生物生产力，这样才能与连通湖泊进行比较． 长江全长有 ６３００ ｋｍ，但宽度不一，从
几十米到几千米不等． 源区至金沙江的河段一般都只有数十米至数百米，而宜昌到宜宾江段，窄的峡谷只有

１００ 多 ｍ，宽的江段近 ２０００ ｍ． 中下游河段逐渐宽阔，一般有近千米，河口处可达数千米之宽． 因此，粗略地

估算，长江干流的水面面积应该小于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现有面积之和． 但是长江干流的饵料生物丰度

（单位面积）大概充其量只有两湖的 １ ／ ７［９］ ，因此，干流对物种的承载力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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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内陆鱼类受威胁物种的地理分布（钱塘江、闽江包含福建和浙江两省独立入海河流；青藏高原湖泊
指西藏和青海两省的封闭湖泊；两广沿海河流指广东和广西所有沿海独立入海的河流）（引自文献［２５］）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ｆｉｓｈ （Ｑｉ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ｌ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ｌｌ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ｌｅｔ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ｒｅ ａｌ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５］）

５ 漂流性卵———游刃有余

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产漂流性卵鱼类———四大家鱼的影响甚微，对这些物种的生存来说，可谓毫发未

损． 四大家鱼资源量在中下游干流中的衰退，与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并无关系，而主要是由于江湖阻隔引起

的，因干流中饵料贫瘠，而它们又无法到湖泊中去肥育．
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在葛洲坝修建之前，在长江干流四川巴县至江西彭泽长达 １７００

ｋｍ 江段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产卵场有 ３６ 个之多． 在葛洲坝截流之后的 １９８１ 年的调查发现，在重庆到武穴的

１５２０ ｋｍ 江段内，共监测到四大家鱼产卵场 ２４ 处，在宜昌以上江段中，除过去调查所发现的产卵场全部存在

外，还新发现高家镇和奉节两个产卵场［２６⁃２７］ ． 在三峡大坝修建后的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发现，对产卵场的

影响主要在库区，即在三峡库区的四大家鱼产卵场消失，但在三峡库尾的江津以上江段以上却形成了新的

产卵场，位于合江—弥陀江段，也就是说原库区江段产卵场上移了［２８⁃３０］ ． 三峡大坝截流后，局部江段四大家

鱼苗的减少（如监利江段［３１］ ）并不一定意味整体情况就是如此，也许是因为水文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有产

卵场的分布格局． 总体上来看，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四大家鱼繁殖的影响微乎其微．
此外，四大家鱼的自然分布十分广泛，鲢分布于红河与黑龙江之间，鳙分布于珠江与黄河以北的海河之

间，青鱼和草鱼分布于珠江与黑龙江之间，这些物种本身不存在任何灭绝的风险．
此外，自中世纪以来，四大家鱼特别是鲢、鳙被引种到许多国家或地区，据统计，鲢被引种到 ７１ 个国家，

鳙被引种到 ５１ 个国家［３２］ ． 现在鲢、鳙在美国的几大主要河流已泛滥成灾，生长状态极佳，并威胁到五大湖的

土著鱼类，可能原因与饵料（浮游动植物）丰富、缺乏天敌及美国人不爱食用有关． 据说美国政府决定斥资

１８０ 亿美元对其进行控制．
长江中的鳡鱼是一种大型凶猛鱼类，是原始雅罗鱼亚科鱼类适应掠食大型鱼类而特化出的一个分支，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６．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６　 ４ 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２



１２８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对维持长江鱼类群落结构的平衡起到过重要作用［３３］ ． 美国河流中也有一种大型凶猛鱼类———鳄雀鳝（Ａｔｒａｃ⁃
ｔｏｓｔｅ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ａ），它是北美第二大淡水鱼，被誉为十大最凶猛的淡水鱼之一． 鳄雀鳝现在主要分布在美国南

部，曾经在其分布北限的范围内数量也很多，但由于栖息地破坏、无辜滥杀、过度捕捞等，在这些曾经的分布

区现在已难觅踪影，因此，美国人正试图将鳄雀鳝重新引入位于田纳西和伊利诺斯之间的河流中，以控制入

侵的四大家鱼［３４］ ．
而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中，四大家鱼的资源量却迅速衰退，因在长江干流中，食物极为匮乏，但这种衰退

通过食物链影响顶级消费者（如白鱀豚和江豚）的威胁远大于四大家鱼自身的物种维持问题．

６ 物种灭绝———孑遗当先

孑遗物种容易灭绝． 孑遗物种，也称为古特有种、残遗种或活化石，大概都是指一些曾经从主要的灭绝

事件中幸存下来并保留了过去原始特性的种类或类群，或者指一些在历史时期曾分布广泛但之后大量灭绝

现仅残存于局部区域的物种或类群．
６．１ 豚的哀嚎———饥饿与误杀

鲸绝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只有几种淡水豚类，它们可能是在中新世中期偶然地适应了河流栖息地环

境而幸运地保存下来，是孑遗物种［３５］ ． 但是，鲸体型太大，并不适应较小的淡水环境，在淡水中幸存下来的

也仅限于世界上的少数大河．
白鱀豚和江豚都是以长江或湖泊中的鱼类为食［３６⁃３９］ ． 饥饿与捕捞误杀使白鱀豚灭绝以及江豚濒危．

１９５０ｓ 以来，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量下降了 ８１％ （从 ４．３×１０５ ｔ 减少至 ８．０×１０４ ｔ），这给依赖于这些饵料生活

的高营养级动物———白鱀豚和江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１９５０ｓ 中后期开始的江湖阻隔是干流渔业资源

下降的主要原因． 河湖关系的改变阻止了湖泊渔业资源对长江干流的补充，而浑浊的干流自身其生态支撑

功能极为有限． 酷渔滥捕也加速了干流渔业资源的衰退，其对豚类的误杀在可统计的人为致死因素中也高

居榜首［４０］ ，如根据 １９５５ １９８４ 年期间白鱀豚的死亡统计，渔用滚钩致死的比例高达 ４８％ ，很多江豚亦被滚

钩误杀（图 ３）． 此外，由于声呐干扰［４１］ ，不少白鱀豚和江豚也已经惨死在螺旋桨下． 白鱀豚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４００
头左右下降到 ２０ 世纪末的不足 ５０ 头，２００６ 年再没有发现任何个体［３７，４２⁃４８］ ．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１ 年期间，长江中下游

江豚种群数量约为 ２７００ 头，２００６ 年下降到 １８００ 头左右，２０１２ 年仅有约 １０４０ 头［４７，４９］ ． 白鱀豚在三峡截流之

前就基本绝迹，因此，其绝灭与三峡工程的影响应该没什么关系．

图 ３ 洞庭湖中被滚钩误杀的江豚

Ｆｉｇ．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ｌｅｓｓ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ｂｙ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ｊｉｇ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伴随饵料资源量的大幅下降，依赖它们的捕食者———白鱀豚和江豚的种群规模出现类似比例的下降不

足为奇，可能本来白鱀豚就更为稀少一些，再加上体型更大，繁殖力更低，只限于在淡水中生活，且更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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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利工程是祸首，酷渔乱捕是帮凶 １２８７　

声呐与外界联系，白鱀豚率先灭绝合乎情理． 像白鱀豚和江豚这样的哺乳动物，对上游并无多少依赖性，但
中下游饵料生物资源的剧减，使其种群难以为继，加上捕捞误杀以及螺旋桨致死等，白鱀豚几乎灭绝，江豚

也危在旦夕．
６．２ 鲟道被断———葛洲坝难辞其咎

鲟鱼是古老的冷水性鱼类，譬如在长江中的中华鲟可能就是在冰期由北方向南方扩散而来． 鲟类是介

于软骨与硬骨之间的古老鱼类，可能起源于 ２．４５～２．０８ 亿年前的三叠纪，因此也有“活化石”之称［５０］ ． 中华鲟

和白鲟体型巨大，活动空间大，需要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去产卵，特别是中华鲟还要到海洋中摄食（主要食

物为底栖动物和小杂鱼）与生长 ８～１４ 年［５１⁃５２］ ，白鲟也需要大的生存空间，需要到中下游去摄食与生长，葛洲

坝的修建就注定了这两种鲟鱼的灭绝之运． 分布于中上游且体型较小的达氏鲟（Ａ． 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虽然情况略

好，但未来亦不容乐观． 尽管中华鲟和白鲟热爱它们的金沙江，充满着对急流与砾石的渴望，以及对饥饿和

遥远里程的藐视，它们终究越不过人类建造的大坝．
中华鲟和白鲟由于葛洲坝的修建而失去了独特的产卵场，现濒临灭绝． 中华鲟从大海来到长江，忍饥挨

饿 １ 年多，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到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那里有湍湍急流，河底有砾石，亲鱼将它们的卵黏附

于砺石或掉落于砾石缝隙之中，之后亲鱼以及孵出的仔鱼再游向大海，仔鱼要在大海中摄食生长 ８～ １４ 年，
待成熟时方游向金沙江去产卵，产卵场的范围也相对狭窄（与产漂流性卵的四大家鱼相比）． １９８０ｓ 初，葛洲

坝的建成使性成熟的中华鲟无法上溯到原先的产卵场，一些亲鱼向坝上硬闯，撞得头破血流伤重而亡，另一

些则性腺退化重返大海［５３］ ． 在葛洲坝上游留存的少数亲鱼即使产卵也回不到大海，先后饿死． １９７０ｓ 长江中

的中华鲟繁殖群体尚有 １ 万余尾，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年下降到约 ２１７６ 尾，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期间下降到了 ２０３ ～ ２５７
尾，到了 ２０１０ 年只剩数十尾．

人们曾期待在葛洲坝下会形成新的产卵场［５４⁃５５］ ，再现适宜于中华鲟产卵的同样的水文与底质条件，刚
开始，确实给人带来过一丝惊喜，但在坝下所形成的新产卵场其规模小得可怜［５３］（图 ４），根本难以扭转中华

鲟衰亡的厄运，中华鲟的种群数量依然在快速衰退． 三峡大坝蓄水之后，中华鲟有停止产卵的现象［５６］ ，有人

认为是三峡大坝改变了坝下产卵场的温度，使产卵时间推迟，但问题是，推迟也应该产啊． 我更愿意相信，当
亲鱼的种群密度低到一定程度时，在坝下产卵场见不到亲鱼产卵也不足为奇．

图 ４ 葛洲坝修建前后中华鲟产卵场的变化（修改自文献［５７］）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ｚｈｏｕｂａ Ｄａｍ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５７］）

中华鲟的产卵场在上游但又必须回到海洋中去摄食与生长，当葛洲坝建成后，它的灭绝就已经注定［５８］ ，
三峡大坝最多只是完成了最后一击．

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白鲟的命运与中华鲟十分类似，它的体型大，活动空间也大，虽然它对大海的依

赖性没有中华鲟那样强烈，但其活动空间也涵盖了中下游和邻近海域． 它在长江中以鱼为生，每年春季上溯

到四川省泸州以上江段产卵，集中于江安县附近的长江河段和宜宾柏树溪附近的金沙江河段，那里水流较

急，底质多为岩石或鹅卵石［９，５９⁃６０］ ． 白鲟显然无法在葛洲坝上江段中平安地生存，无法忍受生存空间被如此

大范围地压缩，在葛洲坝下也没有发现新的产卵场［５５］ ． 现在，白鲟已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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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达氏鲟属淡水定居型鲟种，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体型比中华鲟和白鲟要小得多，活动范围也主

要在中上游［７，５３］ ，性成熟个体上溯至长江上游的重庆至宜宾江段繁殖，卵黏着在石砾滩底上发育［６１］ ． 达氏鲟

比中华鲟和白鲟的生存状态要略好一些，但也是处于极危状态．
总的来看，在上游水流湍急的石砾滩底上产粘性卵的大型鱼类（如中华鲟、白鲟、达氏鲟、胭脂鱼（Ｍｙｘｏ⁃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等）其产卵场具有不可替代性，似乎难以在葛洲坝下形成或形成足够规模的新产卵场，可
能没有或没有足够规模的砾石底质能满足卵附着等方面的需求． 这些鱼自葛洲坝建成以来就开启了绝灭

之旅．
６．３ 其它孑遗物种

鲑也是冷水性鱼类，体型一般也较大，它们多是在海洋中肥育，但成熟后都需要在淡水中繁殖，只有少

数陆封型种类（这也表明它们并不太适应纯淡水的生活）． 因此，鲑一般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 在长江上游分

布的川陕哲罗鲑（Ｈｕｃｈｏ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和秦岭细鳞鲑（Ｂｒａｃｈｙｍｙｓｔａｘ ｌｅｎｏｋ ｔｓ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是海产遗留种［６２］ ，成鱼均主

要以鱼类为食［６３］ ，它们是冰期自北方南移的冷水性残留种，冰期结束后，它们选择了停留在海拔较高、水温

较低的河流中，并生存了下来，成为了陆封型物种． 虽然它们能够完全在淡水中生活，但它们的生存空间有

限，容易被人类活动所压缩［６４⁃６５］ ，乃至走上灭绝之道． 川陕哲罗鲑（Ｈｕｃｈｏ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在 １９６０ 年以前数量较多，
是产区的一种大型经济鱼类，最大个体可达 ５０ ｋｇ，仅 １９７１ 年玛柯河地区的捕获量就在 ２５００ ｋｇ 以上，但目

前在四川、陕西境内已经绝迹，青海省玛柯河成为其唯一分布水域，数量极为稀少［６６］ ．
亚口鱼科鱼类绝大部分都生活在美洲，仅 １ 种（胭脂鱼）生活在长江，表明亚洲并不是它们的宜居之地，

据说历史上从非洲扩散而来的胭脂鱼在亚洲大部分已经灭绝了． 因此，长江的胭脂鱼也是一种残留种． 胭脂

鱼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亦需要上溯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等河段中产卵，之后需回到中下游去生

活［９］ ． 与鲟鱼一样，葛洲坝的建成就切断了它的生殖洄游通道，在坝下虽形成了新的产卵场，也阻挡不了野

生种群不断下降的趋势． 胭脂鱼曾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据 １９５８ 年宜宾市渔业社的统计，在岷

江的渔获物中，胭脂鱼占总产量的 １３％ ［９］ ，但到 １９７０ｓ 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以前，胭脂鱼资源量就已明显减

少，１９７０ｓ 中期已降至 ２％ ［６０］ ，葛洲坝截流后，上游的胭脂鱼几近绝迹．
鲱形目鱼类也是古老而原始的真骨鱼类，９０％以上都生活在海洋，因此，淡水并不是它们适宜的生存之

地． 鲥是一种洄游性鱼类，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虽不能上溯到长江上游去产卵，但亦在鄱阳湖上游的河道

中产卵［９，６７］ ． 赣江平流梯级枢纽工程的兴建，阻断了鲥鱼的产卵洄游路线，加上经济价值高，人们对其疯狂

捕捞，这些导致了鲥鱼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 长江鲥鱼的产量在 １９６０ｓ 约为 ３０９ ～ ５８４ ｔ，１９８０ｓ 产量下降到

１２～１９２ ｔ，１９８６ 年仅 １２ ｔ，已不能形成鱼汛［６７］ ．
除了鲥以外，上述濒危动物都是大型种类，都需要巨大的生存空间来完成生活史，生境的片段化往往给

它们带来灭顶之灾． 这些水中的巨无霸纷纷走上灭绝之道，演绎与很多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相似的命运． 它们

在进化上过于复杂，牺牲了对生存环境波动（特别是强烈人类活动干预）的可塑性，容易走向绝灭之道［６８］ ．

７ 即将失守的最后阵地———洞庭湖和鄱阳湖

长江多年（１９５１ １９８３ 年）平均实测年径流量 ８．９５６×１０１１ ｍ３［６９］，约占全国总径流量的 ３７．７％ ． 位于长江中

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其容积十分巨大———洞庭湖 １．６７０×１０１０ ｍ３，鄱阳湖 １．４９６×１０１０

ｍ３，多年平均径流量分别为 ３．１２６×１０１１ ｍ３和 １．４６０×１０１１ ｍ３［７０］ ，占长江年径流量的 ５２％ ． 根据 １９５３ ２０１２ 年

的统计资料，洞庭湖四口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８．７３０×１０１０ ｍ３，占洞庭湖总径流量的 ３０．８％ ［７１］ ． 三峡大坝运行前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 年），鄱阳湖平均倒灌 ５．１５ ｄ，倒灌量１．２８３×１０９ ｍ３；三峡蓄水初期（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年），平均倒灌

１５．８３ ｄ，倒灌量 ３．５９１×１０９ ｍ３，三峡水库 １７５ ｍ 试验性蓄水（２００９ 年）以来，平均倒灌至 ２．１４ ｄ，倒灌量仅

１．４６０×１０８ ｍ３［７２］ ． 因此，从与长江的生态联系来看，像四大家鱼这些产漂流性卵鱼类的幼鱼现在已很难在洪

水季节进入鄱阳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长江干流渔业资源的影响可谓雪上加霜．
两湖曾经都是我国特有的淡水豚类———白鱀豚的故乡，白鱀豚的模式标本还采自洞庭湖［７３］ ，也是江豚

的重要栖息之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部门对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江豚进行了多轮的现场考察，
１９９０ｓ 以来，两湖中的江豚数量在 ８５～２００ 头范围内波动［４９，７４⁃７５］ ，表明三峡截流并未引起两湖中江豚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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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
１９５０ｓ 以来，洞庭湖的鱼产量并未呈现系统性的衰退现象，虽然湖泊面积由所下降（１９５８ 年 ３１４１ ｋｍ２减

少至 １９９５ 年 ２６２５ ｋｍ２）． 除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溃垸因素，捕捞量较高外，洞庭湖鱼类捕捞量绝大多数情况下在 ２×
１０４ ～４×１０４ ｔ 之间徘徊，多年平均约为 ３．３×１０４ ｔ（图 ５）． 与洞庭湖类似，鄱阳湖的鱼产量也在 ２×１０４ ～ ４×１０４ ｔ
之间徘徊，而且 １９９０ｓ 之后比 １９５０ｓ １９８０ｓ 更高（图 ６）． 这与长江干流的资源量从 １９５４ 年的 ４．３×１０５ ｔ 下降

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０×１０４ ｔ 有着天壤之别（图 ７）． 同样都是酷渔乱捕，为何两湖与长江干流渔业资源的走势如此

天壤之别呢？ 依笔者之见，这恰好说明，酷渔乱捕可能不是长江干流渔业资源衰退的主因．

图 ５ 洞庭湖渔业捕捞量的历史变化（根据湖南水产部门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７６⁃７８］ ）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ａｔｃｈ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ｔｈｅ Ｈｕｎ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７６⁃７８］ ）

图 ６ 鄱阳湖渔业捕捞量的历史变化（根据江西省渔政管理局的数据绘制而成［７９⁃８１］ ）
Ｆｉｇ．６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ａｔｃｈ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７９⁃８１］ ）

自 ２００３ 年起，农业部在长江干流、一级通江支流和鄱阳湖区、洞庭湖区分段实施了春季（４ ６ 月）禁渔

制度，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最近有学者建议在长江休渔十年，这些都值得赞赏，但这可能还无法迅速扭转

局面，因为过度捕捞并不一定是长江鱼类资源大幅衰退的主因，因此，即便是在长江干流休渔十年，未必能

够恢复长江干流的鱼类资源量，因为 １９５０ｓ 以来的江湖阻隔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 ７６％ ，而
干流的饵料稀少．

洞庭湖和鄱阳湖是目前在长江中下游仅存的与干流保持联系的自然湖泊，虽然它们仅占 ２０ 世纪中叶

长江中下游湖泊总面积的 ２４％ ，但对现在干流渔业资源的维持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如果被阻隔

开来（图 ８），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将进一步衰退，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链式灭绝效应． 虽然鄱阳湖湖控工程

提出了“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湖两利，动态调控”的口号，并承诺汛期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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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长江干流渔业捕捞量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ａ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月闸门全开，江湖连通，只是在汛末对湖区水位进行节制，缓解湖区水位下降过快导致的问题． 依笔者之见，
这只是考虑了鄱阳湖对水的截留，但问题是无论如何调控，必定会改变原有的江湖关系和水文节律（虽然有

一定的波动性），江水倒灌不可能改善，而只会更加困难． 事实上，２００９ 年以后每年平均就只有 ２ ｄ 的倒

灌［７２］ ，湖控工程的实施可能使倒灌彻底消失，鄱阳湖对长江干流渔业资源的补给作用可能因此而进一步

削弱．

图 ８ 拟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效果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陈家宽等［８２］批评道： “用工程措施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脚，并将造成不可预计的生态风险． 修建鄱

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必要性在哪里？ 究竟是‘为’生态，还是‘伪’生态”？ 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负薪

救火的方法！ 正如利奥波德［８３］所言： “我们的自大和完美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忧郁病患者，它是那样为其

自身的经济健康而困扰着，结果反而失去了保护其健康的能力”．
湖南省也正式提出了在东洞庭湖的出口河段（君山至城陵矶）建设岳阳综合枢纽工程的方案（图 ９），其

理由也是因为三峡工程使洞庭湖枯水期提前以及枯水位下降等带来的问题，如果该工程实施，洞庭湖的面

积将从现在的 ２６００ ｋｍ２增加到 ４１００ ｋｍ２，总装机容量 ２．０×１０５ ｋＷ，年枯水期发电量 ４．８×１０８ ｋＷ∙ｈ． 这居然

被称之为洞庭湖生态建设的“龙头工程”． 以笔者之见，洞庭湖枢纽比鄱阳湖枢纽的生态危害更大，不仅因为

它的强控制性，而且因为洞庭湖对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支撑比鄱阳湖更为重要． 如果两湖相继建闸，江豚将失

去两个最重要的栖息之地，将很快灭绝．

８ 灭绝———无法阻挡？

８．１ 王牌纷纷倒下

从历史起源和生态学的双重视角来看，以水利工程为主的人类活动对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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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拟建的岳阳综合枢纽工程效果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著的负面影响，通过累积的方式使这种负面效应得到了致命的显现． 特别是，一些孑遗物种的生态位被压

缩，或生态廊道（如繁殖洄游通道）被阻断，它们完成生活史所需的时空完整性以及生态过程完整性受到了

损伤，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总体承载力明显下降．
旗舰物种———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复活的幻想． 旗舰物种———江豚也处在灭绝

的边缘，因为长江中下游由于江湖阻隔导致其适口的饵料资源过于稀少，过度捕捞更是雪上加霜，虽然迁地

保护也许能阻止其快速灭绝，但由于中下游干流的渔业资源不可能有根本改观（除非大量拆除导致江湖隔

离的节制闸），因此，江豚的前景不容乐观． 如果江豚真的仅限于淡水生活，它们的灭绝可能也只是时间的早

晚问题． 旗舰物种———中华鲟和白鲟的灭绝已不可避免，因为它们的产卵场已无法在坝下有效复制，葛洲坝

和三峡大坝也不可能拆除，而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其生活史也不大可能． 胭脂鱼因为个体相对较小，人工

饲养也比中华鲟和白鲟容易，人工繁殖也比较容易，因此比鲟鱼的前景相对乐观．
８．２ 水坝是祸首，酷捕是帮凶

水利工程对长江干支流豚类和一些珍稀濒危鱼类生存的打击是毁灭性的，１９５０ｓ 开始的江湖交汇处节

制闸的建设（加上酷渔滥捕）导致了白鱀豚和江豚的衰亡，葛洲坝的建设导致了 ３ 种鲟鱼、胭脂鱼的衰亡（三
峡大坝只是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上游水电建设加上酷渔滥捕导致了冰期遗留种———虎嘉鲑（Ｈｕｃｈｏ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和秦岭细鳞鲑逐渐走向衰亡．

长江流域的特有鱼类主要分布在上游水系，它们基本都是适应激流环境的种类，有些还要进行迁徙（或
长或短），已建成的数以万计的水电站对许多鱼类栖息的水文情势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阻断了不少

鱼类的迁徙通道，很多鱼类的栖息地被片段化，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
酷渔乱捕对物种濒危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 几乎所有濒危物种都曾是人类猎杀的对象，

有些后来虽然被禁止猎杀，但也免不了被误杀，譬如，中华鲟虽然已十分稀少，但还是时常被渔民误捕，要是

被网误捕，抢救及时或许能救上一命，如果是滚钩，就必死无疑了． 在长江以及两湖中酷渔乱捕现象严重，导
致鱼类资源小型化（群落结构低龄化），这使得产漂流性卵的大型鱼类的资源不断衰竭，而在干流中这意味

着豚类等的适口饵料大幅减少了．
８．３ 为什么保护？

我们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各种惠益，但如果我们盲目追求眼前效益，就会使得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

供给能力受到损害［８４］ ． 人类的短视和贪婪总是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８５］ ． 为了享受，他必须拥有、侵
犯、占用［８３］ ． 欲望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疯狂的肢解与掠夺，但长江是一条生命之河，它的活力来自于干流、支
流、湖泊和湿地的血脉沟通形成的独特生命系统［８６］ ．

世界各国正在采取一致行为以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物多样性危机． １９９２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里约宣言》，在所发布的《地球宪章》中指

出，“地球提供了生命演化所必需的条件，生命群落的恢复力和人类的福祉依赖于： 保护一个拥有所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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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肥沃的土壤、纯净的水和清洁的空气的健全的生物圈． 资源有限的全球环境是全

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多样性和美丽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８７］ ．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正式生效，目前共有 １９６ 个缔约方，中国是最早的缔约方之一． 该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
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和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依赖于我们的自然价值观，而侠义或极端的以人为本主义助长了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肆意掠夺与猎杀． 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自然保护的伦理问题． 美国保护生物学家缪尔（ Ｊｏｈｎ Ｍｕｉｒ，１８３８
１９１４ 年）认为，自然的内在精神价值要高于其可以触摸的物质价值，提出了自然内禀价值（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的
概念，强调无人类干预的纯自然保护． 美国林务局首任局长平肖（Ｇｉｆｆｏｒｄ Ｐｉｎｃｈｏｔ，１８６５ １９４６ 年）认为，自然

资源的适度利用就是在最长的时间内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资源应当在个体间以及当代和后代间公

平分配．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Ａｌｄｏ 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８８７ １９４８ 年）提出保护的目标是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

过程的健康，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并成功地说服政府建立原野保护地，他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

分，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利用者［８８］ ． 我很欣赏利奥波德的一段名言： “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
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 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

准’，是否以值得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 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

看电视更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谈话的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８３］ ．
８．４ 如何保护？

保护与开发永远都是一对矛盾． 一方面，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如火如荼，这毫无疑

问将使长江的生物多样性维持与水环境保护面临空前的压力，另一方面，自然保护的力度也在加大，如在长

江流域已有国际重要湿地 １８ 处，湿地自然保护区 １６７ 处，国家湿地公园 ２９１ 处［８９］ ． 在长江中下游还有江豚

自然保护区 ４ 个，白鱀豚自然保护区 ２ 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２ 个，四大家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４ 个；在
上游还有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１２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２３ 个． 保护与开发的激烈交锋还将

持续．
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现在的危机，因为，现代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格局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

演化的产物． 亚热带季风气候是长江水系独特生物区系的基础，而东亚季风气候又是青藏高原隆升（由印度

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所引起）的结果，至少它使季风加强了，随之三峡河段贯通，古长江改道东流，这些

重大气候与地质事件，是长江生物多样性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基础，从中可以窥视鱼类区系的特有性以及它

们的生态需求，以及物种的多样性是如何维持的． 只有知道了物种多样性的历史成因，才容易理解人类活动

为何导致了水系中生物多样性的大量丧失． 我们需要了解各个物种完成生活史所需的时空（如江湖连通性）
连续性以及生态过程（如水文过程、温度过程）的完整性． 准确预警物种的濒危其实十分困难，拯救就更不用

说．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或再自然化，虽然这在大江大河中基本是不可能的，
但这样的努力依然值得，因为这至少可以延缓或逆转一些水生动物的衰退或濒危趋势．

能否扭转现在的颓势，不可轻易乐观． 长江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它的全长达 ６３００ ｋｍ，流域面积 １８０
万 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８．７％ ． 事实证明，目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对长江水系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

生态系统进行科学管理，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后果． 生态系统管理的思想虽然可追溯至 １９３０ｓ，但直到 １９８０ｓ
才提出了理论框架［９０］ ． Ｌｕｄｗｉｇ 等［８５］认为，依据科学数据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必然要受到自然过程的大尺度、
高度的自然变异性、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人类行为所固有的不可预测性所制约． 对长江水系的生态系统管理

来说，莫不就是如此．
８．５ 杯水车薪———人工放流、生态调度、保护区与十年禁捕

人们曾对人工放流寄予厚望． 为了拯救中华鲟，从 １９８４ 年起就开始向长江内放流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幼

苗，据估计，在 １９８４ ２００５ 年间，已累计放流中华鲟幼苗 ４５３ 万余尾；自 ２００５ 年起，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长江水产研究所、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省昆山市东方特种水产有限公司

和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５ 家单位共同承担了中华鲟的人工繁殖放流工作，每年继续向长

江投放 １０ 万尾以上的中华鲟幼苗［３１］ ． 但问题是，这并未能阻挡住中华鲟灭绝的步伐． 既然无可挽救，是谁

以及根据什么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策？ 中华鲟的人工放流可能难逃彻底失败的命运，但我们至少得知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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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失败了吧． 也许中华鲟根本就是一个救不了的物种（可能因为它的体型太大，寿命太长，生活史太复杂，对
产卵场的要求太苛刻，对环境的可塑性太弱……），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选择放弃，既然我们选择了大坝．

除了以物种保护为目的的人工放流外，还有以资源增殖为目的的人工放流． ２００３ 年开始，长江流域云

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十个省市陆续开展了鲢、草、鳙、青鱼的人工繁殖放

流工作，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 ３ 年间，累计放流 １０ 万余尾［３１］ ． 这个放流数量简直少得令人笑话，因为 １９６０ｓ，整个

长江干流四大家鱼年产卵规模高达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亿，１９８１ 年也还有 １７３ 亿，１９９２ 年仅在长江中游洪湖江段中

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就有 １６ 亿之多！ 且不说这个杯水车薪的放流数量，其实，放的再多也可能无济于事，
因为中下游干流中的饵料生物过于贫瘠，等待这些鱼苗的可能仅有无情的饥饿．

生态调度也被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希望． 曹文宣［９１］指出，“如果在长江上找不到几尾参加繁殖的亲鱼，再
好的人造洪峰还是等于零． 所以，长江的休渔和禁渔，比人造洪峰更为迫切”． 笔者完全赞成前一句，但仅部

分赞成后一句，因为休渔和禁渔虽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亦无法真正扭转颓势．
在上游还有 １２ 个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２３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２２］ ． 毋庸置疑，这些保护

区在维持上游物种多样性上能起到一定作用，虽然远远不足以改变颓废的局面，但至少可以守住一点地盘，
以免被我们的“大开发”损失殆尽．

如果对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成因进行粗略的估算，节制闸和水电站等水利工程“贡献”了七成，酷渔乱

捕等其它因素“贡献”了三成． 码头林立堤岸硬化导致的自然岸线丧失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绝

大部分鱼苗需在离岸 １０ ｍ 以内的近岸生境中度过一段关键时刻［９２］ ． 当然，假若制定和执行好渔业管理政

策，酷渔乱捕的影响是可以较快消除，而水利工程的影响则难以改变，它对不少物种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像
人造洪峰这样的“生态调度”不过是掩耳盗铃的伎俩罢了． 总体来看，江豚、中华鲟、白鲟等诸多物种的绝灭

似乎在所难免．
如果不将长江干支流与附属湖泊的通道打开，如果不将葛洲坝、三峡工程以及上游数以万计的水电站

拆除，长江水系的生物多样性危机不会得到根本性解决，但全面拆除这些水利工程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所

谓的三峡大坝或其它水电站的生态调度［９３］ 、鱼道或人工放流等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
些举措难以拯救膏肓之疾，充其量能起到一点“延缓”作用，更贴切的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种“作
秀”罢了．

笔者当然赞成长江十年禁渔的主张，但认为这还不够，还必须在洞庭湖和鄱阳湖禁渔十年，并对沿江阻

隔湖泊进行“顺灌”———在产漂流性卵鱼类繁殖季节，当江水水位高于湖水时，在育苗汛期开闸引水，纳入鱼

苗，而在秋冬季，让成熟的亲鱼返回长江（为此在河湖通道中必须禁捕），以便翌年春季可以逆江上溯产卵繁

殖． 这样既可以提高两湖的渔业资源量，也可为干流渔业资源提供充沛的补充，从而使江豚的食物条件得到

大大的改善，同时还可减少捕鱼对江豚等的误杀，这也许是拯救江豚的唯一办法．
８．６ 以人为本———为“野蛮”撑腰

有人划分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态观———“生态野蛮”和“生态愚昧”，前者追求不计环境后果、只顾眼前

利益的掠夺性开发，后者将人和自然完全对立，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人类什么也别做，并将反坝者视为

“生态愚昧”，并宣称“加快水电建设、提高蓄水能力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当务之急” ［１９］ ． 利奥波德［８３］ 曾

说，“文明用各种新挑战、发明和经纪人，把最基本的人—地球的关系搞得热闹非凡，以致把意识也搞糊涂

了”．
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永远都会是以人为本，所有的动物都会以自己的种族为本，只是人的能力最卓越故

得以统治大自然，因此，大自然中不可能做到众生平等．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往往只是一个口号，没有哪个

物种会主观地去与别的种族和谐相处，即便现象如此，本质却是受制于自然调节的结果． 而对人的自然调节

往往只能通过灾难的形式，即因果轮回，否者我们不会敬畏自然． 对人来说，人命肯定比动物（譬如长江中的

豚类、鱼类）之命要重要得多，保护在绝大多数时候也都必须给开发让路，或者按上面的说法就是，“愚昧”必
须给“野蛮”让路． 水电对在陆地上生活的人每天呼吸的空气质量来说是绿色与安康，但对很多水中生活的

鱼儿来说，就是黑色与灾难．
在人类历史上，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因为在征服者这个角色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 他就是权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６．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６　 ４ 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２



１２９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威，即只有这位征服者才能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以及在这个共同体的生活中，什么东西和什

么人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没有价值的． 结果他总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征

服最终只能招致自身的失败［８３］ ．
其实，只有人才明白自己仅仅是进化旅途中的其它生物的同路者，这应该使我们具有一种与同行的生

物被亲缘联系着的观念，我们有生存的欲望，也应该允许它们生存，而且生物界是一个被各种关系编织出的

复杂而连续的系统． 人类现在是探险船的船长，但人类本身已经不是这艘船唯一的探索目标［８３］ ．
８．７ 灭绝———木已成舟

一些生态学家在大自然的复杂性面前倒是谨小慎微，譬如 Ｌｕｄｗｉｇ 等［８５］坦言，“政治家、资源管理者和利

用者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生态学研究会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 这是因为对生态系统的认识过程往往是很慢

的，等待科学研究获得完备的答案实际上是徒劳的；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决策必须依据当前的知识立即做出；
在很多自然系统中唯一的可以了解它们可持续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开发它们”． 对长江这样一个全长达 ６３００
ｋｍ、流域面积（１．８０×１０６ 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８．７％ 、以及数千种水生生物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与水沙背景下

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来说，生物及其生态过程对人类干扰的响应充满着不确定性，一些物种的

兴衰与命运需要在相当大尺度的时空演绎之后才会被人们所感知或察觉，而此刻往往为时已晚，因为木已

成舟．
遗憾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却被一些不懂生态的人痛批为肆无忌惮的神秘主义． 就如利奥波德［８３］ 所

说，“今天，普通的公民都认为，科学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但科学家始终确信他不知道． 科学家

懂得，生物系统是如此复杂，以致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了解它的活动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水中的生

死轮回及其隐藏的深刻寓意，既在河流的演化历史中留有记录，也镌刻在物种的进化历史之中，但它经历了

数以千万年的变迁与累积，大多数证据早已消逝，所形成的千古之谜决不会轻易让人知晓．
在此笔者并不讨论应该建坝还是拆坝，但可以说，水坝像把双刃剑，利弊都很突出，它造福人类的能力

无与伦比（发电、蓄水、灌溉等），但对一些生活在河流中的物种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且两者不可调和． 我

只是想客观地评价它与长江水系生物多样性危机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如果这能为决策者与社会大众对水

坝生态效应的认知提供些许帮助，就心满意足了．
针对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笔者的看法是悲观的． 我们难以恢复中下游的江湖关系以使河水在干支

流、湖泊、沼泽、洲滩等构成的复杂水网系统中自由自在地漫流，也无法疏通干支流的鱼类洄游通道． 因此，
我们根本不可能恢复原来的自然生命网络！ 我们欢乐了，而长江却哭泣了，因为它耗费数百万年的时光辛

苦囤积起来的自然遗产，顷刻间将灰飞烟灭！
８．８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需要生态文明的呵护与维持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存也倚赖于自然的生态过程，尽管在人的眼中是那样的平庸，而正是这些

“鱼、树、草”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才是我们得以雕刻出那种可称之为文明“珍品”的原材料，但人并不能超

越大自然，也得在自然历史的长河中漂流． 人只有犯罪后才进班房，而鱼则被水坝无端囚禁． 我们不可以也

不必要榨干每一滴河水． 我们应该对大自然的原始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给予尽可能多一点的呵护，这并不是

人类的施舍或怜悯，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呵护，谁说一定不会遇上因果轮回呢？ 当然，这绝不是让我们重回蛮

荒的过去，而是睿智地与自然和谐共存． 只有这样，人才可以从动物野蛮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才有超越野兽

的客观证据，才配得上“文明”乃至“生态文明”的称谓！
利奥波德［８３］曾有一句名言： “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 当我们把土

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 对河流来说，莫不是

如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我们如何修复？ 如何保护？ 这些都是亟

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对此的科学探索亦是生态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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